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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清政府建立良好商业秩序的政策导向下, 江南地方政府在对商业秩序的整治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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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战事频仍, 统治者多向工商业者摊派税项,商民不但 有输纳之苦, 有关津之征苦, 有口岸
之苦
[1]卷28 征榷




裨国计 朕思商民皆吾赤子,何忍使之受累? 今欲除害去弊, 正须易辙改弦。所有现行例收税溢
额,即升加级记录,应行停止。
[3]卷214,康熙二十五年二月丙申条
他指出: 国家设关榷税, 原以阜财利用, 恤商裕
民,必征输无弊,出入有经,庶百物流通,民生饶裕。近来各关差官不恪遵定例, 任意征收,官役通同
恣行苛虐,托言办铜价值浮多,四季解册需费,将商人亲填簿册,改换涂饰。既已充肥私囊, 更图溢
额议叙 皆属有违其 体下恤商至意 之事。
[3]卷124,康熙二十五年二月丙申条
康熙鼓励商民控告 例外勒索
者 。康熙还说: 设立榷关,原欲稽查奸宄, 照额征收, 以通商贾。对于扰害商民者交衙门严加处
分。 嗣后有不肖官员希图肥己,种种强勒额外横征,致害商民, 尔等通行严饬。对于那些延误商人

















亦只能管辖界内子民, 而不能杜绝遐方异棍。因而造成 棍徒借口盘诘殃民,其弊由来已久 的局
面。有人感叹: 那些 假冒浒墅关名色, 伙众分截, 近害尤甚,民奚以堪? 万历四十五年( 1607)八月,
知县张节、县丞姚秉嘉、施政主簿赵忠谟、李大瞻、典史蒋一鸿等树立一碑 于让塘港、黄庄、三丈浦
各通衢要所,永为遵守禁绝。如有前项棍徒, 仍复地方骚扰害民, 许诸色人等, 即便擒拿解县,依律




康熙九年( 1670)常熟县颁布了 永禁苛派行户鱼肉铺家碑 , 希望给商人一些政策上的保护。
市场的正常运行,有赖于官僚阶层 体恤民隐,发价平买, 则民安, 廛市无赔累之 , 久法弛,复有
蹈此辙者。康熙十二年( 1673)常熟知县张绍戬认为:吏员敢 取用行户者,由上之人稽查之法疏也
伏乞赖下各省督抚, 不时稽察, 严加禁饬, 如有势取行户, 不发价值苦累小民者, 即行参
处。
[ 4] 383
康熙二十七年( 1688) 长洲县为木行永禁行头名色以除商害给示碑 提到了对借充牙商、争利
病商的禁令,在木业及其他各业都有类似的碑记。











嘉庆十五年( 1810) 元长吴三县永禁诈索商船碑 载: 向或自船自本,贩米苏买, 或揽写客载运
货来苏,是米济民食,货利国用。苏省之流通,全赖楚船之转运。 近遭一干地痞假充河快,聚党
多人,日肆索诈。装米者,照船之大小, 索米自三升至一斗不等。装杂货者,与米 勒钱 船
要钱一百四十文, 船各夜逐要灯油钱十四文,种种扰害, 万船切齿, 忍气吞声,已非一日。船户联
名上禀,他们表示 不愿深追既往, 惟求示禁将来 。地方官亦觉得有必要示禁, 从而实现 通商货,




羡盐务为奇货, 或不风起浪,或指鹿 作, 干证砌陷之毒, 指不胜屈。人们感叹 异商之苦, 朝不保
夕,人人自危。
[5] 448








陈学文 嘉兴府城镇经济史料类纂 有一通 禁革强赊硬买捏名勒索洋药铺碑 , 其中说: 沈万
生、陆恒、萧协顺、高透云、陈盖丰等称: 伊等均在城内开张洋药铺,遵纳税厘,运货发售。且 有等无










制了 地方脚夫索诈再醮孀妇陋规, 逼勒新开店铺贺礼,抢夺乡民米稻采宝等弊 。康熙二十五年
( 1686) , 嘉定县亦对 无赖棍徒, 倚恃膂力, 横诈民财, 法干重典 现象予以关注, 像 吴下脚夫一项,
什百成群,投托势要,私划地界,设立盘头、脚头等名目,盘踞一方,凡遇商民货物及一切婚丧吉凶事
件,动辄拦截阻扰,不许自行 返, 故索高价, 每担三、四、五分, 即贱如糠秕, 近止数步,亦必索钱一
二十文不等。若遇婚丧大事,抬送花轿棺木, 不论贫富, 群聚 帐, 以 从。倘不遂其所欲,则货
抛河下,不能移动。大礼急务,莫敢扛抬,稍与理论,一呼百集, 擒 殴。告官究治,则分 把
持,有司碍于情面,不加惩创, 养成骄悍,日甚一日。若不严加禁戢,必致流害无已。于是规定 嗣后





隆二十年( 1755)颁布禁令: 窃夫工匠役凡遇婚丧,不得私分地界,霸占扛抬, 恃强搀夺, 议定每人日
给工价伍分,惟婚丧大事,非民间每家每月常有之事, 议于工价之外, 每名另给酒饭银四分, 以作犒
赏。如敢分界垄断, 额外夺索,立拿重究。再脚夫工匠,通属皆然。
[ 5] 435












告示碑 提到: 乡民离城 远,恶丐成群作队,沿乡强讨, 遇有婚丧喜庆, 聚党盘绕,不遂其欲,出言
无状。农民戽水车棚,多在荒村旷野,乏人看守, 恶丐乘隙聚歇。倘有驱逐, 非犯事扳害, 即放火烧
车,否则在棚滋事贻害。
[5] 440
道光二十三年( 1843) 青浦县永禁流丐勒榨滋扰告示碑 中说到:有些








现 丐匪土棍,互相勾结, 滋扰闾阎 的现象。在青浦县华亭乡一、二、三、四、五、六、七、二十八、二十
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四等图, 人们 耕读传家,守业循坟。该处素有一等无业游民,横行村
镇,名为求乞,成群结队, 肆意骚扰, 每当稻麦登场之候, 此风尤炽。设使家惟妇孺,竞或携取器皿,
勒赎喧嚷。遇有民间婚丧等事,登门强索,此去彼来,动以百计,非费数千文不能安静。稍不遂欲,
动辄行凶踞吵, 地保未能,闾里恣其鱼肉。虽经府县查禁, 敛戢未几, 复萌故智。在有力者, 尚可买
静求安,不至受其窘迫;贫窭之户, 必致受累无穷, 甚至典质借贷,填其欲壑而后已。私此为害闾阎,
逾于狼虎,不求永禁,民不聊生。
[ 5] 444- 445
这类现象往往由地方耆民、文生等联名向上反映,上级予以
重视,颁布禁令。









嘉庆十八年( 1813) 元长吴三县饬示枣帖牙户概行领用会馆烙引官斛碑 中规定: 嗣后务遵历
定章程,凡枣客载货到苏,许有枣帖官牙,领用会馆烙引官斛, 公平出入, 毋许妄用私秤, 欺骗病商。
如有私牙白拉, 违禁搀越, 一经查出, 或被告发, 定提究处。该地保徇情不报, 察出并处不
贷。
[ 4] 251- 252
对地方保护主义提出了防备措施。
108
道光十一年( 1831)十月二十三日 长洲县永禁滋扰圆妙观搭建摊肆碑 记载: 据圆妙观方丈道




间,观外民居失慎,延及山门神像, 随蒙各大宪捐俸并劝募, 阖郡绅商牙铺捐输助济, 现已完工。稍
余木料,观门外场地仍照旧址搭盖瓦棚,招租取息,以抵岁修之费。如遇观中公事,仍遵前宪示谕,









有的肆意霸占道路, 影响人们行走, 这就需要官府出面处理。道光十五年( 1835) 吴县禁止在



































光绪二十三年( 1897) 元长吴三县禁止私相兜揽南枣橙桔等货碑 中,一些牙行联名称: 窃苏省
阊、胥两门,夙称万商云集,客货到埠,均投行出售。近来客货日稀,行铺有闭无开。推原其故,皆由











































光绪二十年( 1894)正月二十八日 吴县示禁清理张广泗桥附近摊柜以防火灾而通水埠碑 中
说: 桥之泗堍, 向均有起水埠头,现在西南角一水埠, 今春为沈万兴鸡鸭店搭出柜台, 占住水路,西
110
北角之水埠为糖果摊子及垃圾堆满,仅剩东北及东南两埠可通行走, 桥面也为摊棚所占, 只剩狭路。
火起之时, 尚不肯拆,以致南北往来,极为拥挤。后 之合,水龙不能在张广桥水埠取水, 转向皋桥
及泰伯庙 汲取,舍近求远,殊形不便。现值中东市上下塘被灾后,瓦砾堆积, 街衢阻 , 已由绅等





























建立, 商人在上完税课,下还水脚之外,还被节外抽收每两银三分, 于是联名上告, 赢得官府支持。
颁布告示: 永不许奸徒游棍借词创增海埠, 希图扣收牙用射利, 累商滋事, 各宜永久遵行。
[ 7]596
又
如 苏州府示谕枫桥米市斛力碑 反映了地棍借建会馆为名敲诈勒索的现象: 在楚贩米回苏,在枫
镇经行发卖,向给斛力,每石米五合,今有乐自新、王齐兴、张路九、郭太和等,以建立会馆为名,设立
巡船,聚集匪累,无船不索,无货不抽,遂至米无人斛,船不能留, 米价腾贵。 在楚贩米 为业的苏州
























松江 布号纷纷歇业 。到康熙中叶,苏州已经面貌一新: 郡城之户, 十万烟火。 阊门内
外居货山堆,行人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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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s to Improve Commercial Order
by Local Governments in the Jiangnan Area in the Qing Dynasty
WANG Ri- gen
( Institute of History research,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Abstrac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local governments in the Jiangnan area did
their best to take measures to establish good commercial order. It was forbidden to extort merchants form other areas and the local
underworld elements were cleared up. To infringe other s trademark right was banned and the peasants who had lost their land
were reallocated. Some issues of public affairs were properly handled and the governments also helped to alleviat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employers and employees. These measures brought about some good results and provided necessary guarantee for economic
prosperity in the Jiangnan area. In the past there was a tendency among researchers to fix their attention on the merchants efforts
of avoiding commercial risks and establishing order by themselves. However, what the local governments did was crucial as they
could put these measures into effect by political force.
Key words: the Qing Dynasty, local government in the Jiangnan, commercial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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